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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身草根。”
当被问及为什么长
期以野草为创作对
象时，广州画院副院
长、广东美协副主席
罗奇这样脱口而出。

罗奇的工作室
位于广州文学艺术
创作中心，位于小谷
围广州大学城的地
理中心圈，湖水和山
林掩映，随处可见他
钟爱绘画的野草。
一年多前，罗奇从广
州美术学院调任广
州画院，上班的地方
便从广州大学城的
一端，搬到了另一
端。在布满蔓藤和
植被的走廊一侧，罗
奇笑容可掬地拉开
了工作室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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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我几乎
不离开小谷围。”罗奇说，他几乎每天
在工作室待12个小时，从早上八九
点到晚上八九点。从读书时候起，罗
奇就是勤奋好静之人，生活常年在画
室、饭堂、宿舍间“三点一线”。“现在
我也差不多。”他说，自从来到画院
后，“可能多了一个点，去开会”。

这个工作室显得有些杂乱，
可见其主人随性的性格。工作室
的色调，基本以黑白灰为主，似乎
也应和着罗奇生活的单调。他在
画作中大量使用灰色，甚至有“罗
奇灰”的口碑，这成为其人在画坛

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某种标识。“我
喜欢灰色。灰色是一种纯净、祥
和，也是一种容纳。它安静地存在
于此，与你始终保持距离。你可以
与它慢慢地对话，它既不会刺激你
的眼睛，也不会伤害你。”

和人交往，在开始和结束自己
的发言时，罗奇都常以笑容作为标
识。“过去，总想着要做一些大事
情，但现在我能按自己内心的要求
去创作一些东西了。”罗奇说他最
近迎来了一个新阶段，心态平和一
些，创作更沉淀，某种“精神内耗”
似已自愈。

多年来，罗奇的民国学
人系列创作仍在继续。在
工作室的墙面 上 ，悬 挂 着
他 新 近 绘 画 的 岭 南 画 派
宗 师 居 巢 、居 廉 画 像 ，而
在 两 人 之 间 有 一 张 更 大
尺幅的人物肖像，则是以
一 位 无 名 铁 匠 为 主 角 。
罗 奇 在 乎 的 是 人 物 近 乎
执拗地活出个体的精彩，
他在乎“这个个人”。

罗奇对于人物的绘画，
并 不 限 于 所 谓 的 名 人 大
家。2016年，为纪念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他
完成了主题创作油画《草地
铁流》，再现红军长征光辉
历程中的典型形象和悲壮
场景。罗奇还通过红军渐
行渐远的背影，探寻革命历
史与精神对于当下的重要
意义——历史远去，但画面
永存，光耀常在。画面前景
中，可见罗奇笔下多年来探
索的对象——野草，他认为
正是无数像野草一般无名
而顽强的个体，创造了英雄
的历史。

罗奇说，在一些伟大的
历史画作品中，创作者会偷
偷将自己的肖像 藏 进 去 。
在这幅大型油画《草地铁
流》，画面上全都是背影，
罗奇却在渐行渐远的背影
中 做 了 一 次“ 精 神 逍 遥
游”，将自己波澜不惊地植
入最右边那个回头望的老
红军身上，“穿越”回这草
地铁流之中。

工作室的墙面上，井然有
序地挂满了主人的作品。罗奇
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也毫不掩
饰内心的锋芒：“年轻时候应该
画探索性很强的画；当身体和精
神日渐成熟，状态比较好，就要
倾向于对人生的反思，通过艺
术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多年以来，他的创作大致
可分为两类题材：一为人物，作
品大多将人物置于荒芜萧索的
丛林或郊外，呈现一种不趋时
流的省思面貌；一类为风景，表
现杂草丛生、枝繁叶茂，却又寂
静无声的清幽景貌。而最能体

现其志趣和思考的，莫过于《学
者叶子》系列的近代学人肖像
——这符合罗奇的学术兴趣，
同时又与他远离尘嚣、反思现
状的审慎品格极为契合。

由学者胡文辉的《现代学
林点将录》一书，罗奇想到了明
代画家陈洪绶的名作《水浒叶
子》，从而开始了《学林叶子》系
列创作。后来在创作感想里，
他这样写到：“历史是一场行不
完的酒令，一场牌局。历史人
物是桌上的牌，是一团渐行渐
远的迷雾，永远也解不开。每
张牌都是极其重要的……”

评论家杨小彦评价罗奇，
说他的精力主要是放在对描绘
对象的精神气质的尝试把握之
上，力求让画面人物“符合”历
史上相对应的定位，或者内中
还含有某种“颠覆”。例如，画
作《熊十力》围绕着一缕暖色回
光，寄喻复兴传统儒学的艰难，
表现画中人在“光线”笼罩下，坚
定与迷茫共存；同样是光束，通
过《辜鸿铭》表达出一种孤傲，是
态度更是气氛；而在《章太炎》
里，这个狂人学者对新来的世界
多少透露出一丝的疑惑，故而小
心地盯视着来者的眼光。

每一张画都有我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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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无心插柳走上“动刀”之路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
长唐克美在作品集序中写道：他
不加修饰的自然卷浓发和蓬松
的胡须间，烘托出一张线条坚毅
的面孔，他的衣着向来随意自
然，平时疏于社交，生活简单朴
实。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他都
是在一块块、一条条木头间沉思
遐想、运笔、舞锤、执刀……这该
是他全部生活的意义与乐趣。
他是一位有艺术理想、艺术激情
和艺术灵气的优秀木雕艺术
家。

常年在外求学的李庆经常
听家人谈起父亲的“古怪”事
迹。一次在广州朋友家喝茶时，
李得浓接到消息，得知湖南汨罗
的山中有好木材，还未通知家
人，便和挚友陈友群买了动车票
到汨罗，下车后转乘汽车上山。
汽车上到半山腰时，对面下山的
一辆车刹车急转，直冲向李得浓
他们的车，距离仅有几十厘米，
幸而无恙。事后，陈友群对李得
浓说：“好在佛祖保佑，你是做佛
像，我是拜佛的。”

饶宗颐的评价李得浓“大匠
无弃材”，既是对他精妙技艺的
赞誉，也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
在李庆的记忆中，父亲热衷于搜
罗各式各样的木头，为了找到适
合雕塑的木材，屡次奔赴江西、
湖南等地的深山。无需“寻尺”，
李得浓往往看上一眼，便可“各

有施”。他认为被人所遗弃的边
角料、奇形怪状的木材往往是一
个宝库，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木雕作品《游目骋怀》就是一个
典型例子：取材于凹凸不平的瘤
杉根部。李得浓将一只木雕蟹
篓置于其中，篓外篓内七只龙虾
生猛活泼、游态各异，十四只大
鳌高扬的螃蟹在浪花和小草之
中游弋，根瘤的斑点宛如浪花溅
起的水珠。

李得浓对自身的高要求体现
在每件作品中，也融入为人师表
的言行身教。2007 年，李得浓
被评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潮州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
担当起传承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大任。在他眼里，潮州
木雕可谓“既喜且忧”。可喜的
是，潮州木雕被评为国家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这门手艺得到各
界关注；堪忧的是，如今的潮州木
雕师“越来越少，越来越老”，年轻
人大多耐不住坐冷板凳的寂寞，
不愿从事这一行业。

为此，李得浓成立了潮州木
雕艺术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潮州
市浓园木雕艺术研究院），即今
天的“浓园”，大力培养手艺传承
人。除了他的儿子传承衣钵外，
其门下的弟子还有高职教师、大
学本科生和技校毕业生，如今他
们大多都已自立门户，赓续李门
手艺。

李得浓在作品集后记中写
道：做木雕如学生做作业，勤奋
才能得分；做艺术像做人一样，
需诚才能真。愿与同行为师为
友，相互邻挈，同为繁荣木雕艺
术而“钻木取火”，也是出此小集
之初衷。无心插柳的李得浓以
个人艺术秉性、潮州地方文化滋
养和对木雕艺术锲而不舍的坚
守，运斤持凿四十余载。在盈千
累万的作品中透出一代工匠的
气质、格调和精神。

李庆认为，木雕行业需要创
新，她希望后来者能通过父亲的
作品集得到启发和感悟。

李得浓生于1949年，与新中
国同龄。李得浓的父亲在当时
已是潮州国营彩瓷厂的一位彩
瓷艺人，他自小深受家庭的艺术
熏陶。1966 年，时年 17 岁的李
得浓在潮州一民办工艺厂做陶
瓷花纸设计，但李得浓没有继承
其父衣钵，而是于1973年考进潮
州二轻金漆木雕厂，师从著名木
雕大师陈舜羌。这是他第一次
接触木雕，从此与木雕结下不解
之缘。

凭着扎实的绘画基础，李得
浓深得潮州木雕老匠人们的喜
爱，他曾自述“因为我都有点绘
画基础，很讨我的师傅喜欢”。
进入木雕厂的第二年，李得浓就
进入技术革新组，成为厂里的骨
干。1976年，李得浓被选中进入
潮州工艺美术研究所，跟随美院
毕业的老师们进修工艺美术。
1977年，恰逢县里选派创作设计
人员到广州美术学院进修，李得
浓成为当时潮州木雕行业中唯
一一位前往广州美术学院进修
的学员。

在广州美术学院，李得浓系
统地学习雕塑、国画、书法和各
类工艺美术。

李得浓生前回顾自己“美院
梦”的实现，颇有感触，他在作品
集中记录了下这份失而复得的
心情：“年轻曾梦想进美院，终因
才气未济，短训而已，算是圆点
美梦。但梦太短，遗憾多多。黄
粱之后，时也，命也，唯天道酬勤
也。”

1987年，李得浓创办了潮州
市新桥美苑工艺厂。当时的他已
经小有名气，不少顾客慕名而来。
忆述那段岁月，李得浓不无自豪地
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几乎
所有的高档粤菜餐厅如广州酒家、
莲香楼、陶陶居、泮溪酒家、南园酒
家等都有我的作品。”

除此之外，从广东省政府大
厅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从“潮州
八景”之一的北阁佛灯到“广东
四大名园”之一的顺德清晖园，
从新加坡半港天后宫到法国的
巴黎中国城，都能见到李得浓的
作品。

突破：开创新颖的木雕构图形式

德艺：艺术如做人，诚勤才能真

风生水起喜悦归

百鸟聚丛林

在充分利用潮州木雕传统的
多层次镂空等表现形式与技法基
础上，李得浓尤其注重木雕空间的
布局、比例的协调以及点线面之间
的处理。此外，他还会根据木料的
形状随形而作，把木色和金漆两部
分处理得恰到好处，互为映衬，相
得益彰。在李得浓看来，他的个人
风格源于生活、提炼于生活：“我们
不单是从古人那里继承些什么，而
更重要的是突破点什么，这是我的
理念和追求。”

传统的潮州木雕作品多为 S
形或Z形构图，李得浓受芭蕉轮廓
的启发，利用两种构图的对比关

系，设计出“聚丛式”“门字式”等新
颖的构图形式。如广东顺德建筑
设计院，那是一座现代化的高层建
筑。其进门是多层台阶的设计形
式（因地下被设计为停车场），台阶
上的大堂名曰“艺云轩”。高大宽
敞，透过后面的玻璃墙体以及玻璃
门，是假山瀑布小景。为了丰富建
筑的文化内涵，李得浓设计、制作
了一座潮州木雕——多层次立体
镂空的落地花罩。作品高 6.8
米、宽 6.28 米，两面可观，既是门
形的装饰，又起到隔断的作用，取
名为《百鸟聚艺林》。

它以百鸟归巢云集聚足于四
季如春的大家庭为主题，融铸传
统的天人合一理念，于现代审美
意识之中寓意人才济济，兴旺发
达。此外，又选取两个百年以上
的天然古老树桩，屹立两旁，以
此象征基业永固，源远流长；再
配以人工雕刻的榕树绿叶和百
鸟图案，寓意枝繁叶茂，百鸟来
聚，事业兴旺、富贵发达。上面
横楣是潮州木雕多层次双面镂
通。构图中集结了多种民间喜

闻乐见而又寓意丰富的题材，如
梅、兰、竹、菊，比喻不畏严寒，
刚直不阿的清高品格和谦虚正
直的君子之风。而牡丹凤凰则
是幸福光明的象征。另外，还寄
托有锦上添花、喜鹊登梅，百鸟
朝凤等吉祥如意的旨趣。这样，
其整体设计，既是传统文化的发
扬，也是现代工艺美术的展示，都
为方整宽这些敞的空间增光添
彩。概言之，大型木雕作品《百鸟
聚艺林》远看基调一致，近看栩栩
如生，可以说是目前全国首例天
然大树干和传统潮州木雕艺术与
现代建筑相结合的典范作品。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是潮
州木雕的一大特点。李庆认为，
父亲的作品不只可以令人通过欣
赏外在工艺之精美，进而获得愉
悦情感，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使
人感知到作品的相关历史知识、
传统文化与社会背景，以及思想
内涵、形式与风格特征，甚至是作
者的创作思路和思想情感。这正
是其作品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关键
所在。

1989 年为潮州市文物保护
单位北阁景区塑关公雕像

大匠无弃材 盛名扬海外
《古今绝艺——李得浓木雕艺术作品选集》正式出版

今年 3 月，《古今绝艺——李得浓木雕艺术作品
选集》出版。该书凝结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潮州木
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得浓（1949-2016 年）的毕生
艺术造诣，为后人留下了可记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可赏读的潮州特色传统木雕工艺，这也是
李得浓的毕生夙愿。这部专著集其学术研究、代表
性潮州木雕作品于一体，是一本涵盖面广、教科书式
的木雕艺术作品选集。

据该作品集的执行主编、李得浓的女儿李庆介
绍，该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父亲李得浓
所撰写的学术文章；第二部分选取李得浓代表作品
约 300 件，其中多以木雕为主，还收纳了雕塑、脱胎
漆、绘画、书法、喷砂彩绘玻璃等不同类型的作品。

李庆介绍，作品集的框架结构经过了多次修改
调整，确定了现在的样式：前半部分的学术文章能帮
助读者了解潮州木雕的整体概况，把读者“领进门”
后，在后面的作品中只保留作品的名字、尺寸和创作
年份等基本信息，不加任何点评解析，为千人千面的
审美和感悟保留独立空间。

李得浓在潮州木雕领域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
义，国际著名汉学大师饶宗颐曾以”古今绝艺、大匠
无弃材”来评价其精湛技艺。

文/孙磊 梁善茵

李得浓制作虾蟹篓

罗奇，1975 年生于
湖南，2003年毕业于广州
美术学院。现任广州画
院副院长、广州美术学院
教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

作品《草地铁流》
2016年入选中国国家博
物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八十周年创作展》，《一定
要把淮河修好》2021 年
入选“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

年重大历
史题材创
作工程”。

罗
奇
：

像
野
草
一
样

●发挥空间

羊城晚报：您为何会多年持续以
野草为创作题材？

罗奇：过去野草最多就是被当作
绘画构图的点缀，专门画它的人几乎
没有，但我希望将它作为一个特别观
照的对象。野草题材对于我个人的
创作有着重要意义，它特别适合我，
也是某种意义上我要表现的精神家
园。首先我就是出身于草根，对司空
见惯、默默无闻的野草有着某种亲切
感。面对它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安
静，如同观照自身。野草之野，即一种
自由生长的状态，也是我所向往追求
的状态，这给予我很大的发挥空间。

现在我从画面的语言技法、表现
的思想内容上，不断拓展野草系列。
尤其在从广州美院来到广州画院的
一年多时间里，我在专业上有了更多
时间去观察、创作，也进行一些实验
性的探索。对于野草系列，过去我会
更注重细节，现在画得放松了一些。
我对多种材料进行实验，在原来的基
础上加上丙烯、油漆等材料进行融合
碰撞，让画面形成偶然性的效果，以
增加作品的想象空间。

●精神家园

羊城晚报：除了野草系列，您的
近代学人系列也持续创作了多年。
您这两个主要题材似乎有一个共同
点，都是指向“精神家园”？

罗奇：对。《学者叶子》系列的创
作初衷很简单，当时杨小彦老师向我
推荐了学者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
录》。通过阅读和思考，我发现这是一
个大好题材，遂动手描绘，通过油画肖
像方式把对学者的评点视觉化。我认
为，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有学问的人，更
要有文化和社会的担当，近代的学人

大家能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
我主要以油画创作为主，油画是

一种外来的艺术媒介，创作者尤其需要
注意探索油画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化
精神结合，进而找到自己真正独立的
艺术语言及文化样式。我一直希望自
己的创作能在此方向上有所突破。对
我个人而言，画画是一种手段，也是
一个目的，希望自己通过创作坚守住
相对纯粹的精神和内心。

羊城晚报：有评论说，您的创作
“只是自画像”，您怎么看？

罗奇：对，任何一个艺术家，无论多
么努力，都逃脱不了“自画像”。画面和
创作在表现什么，往往都是在表现画
家自己，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传达，所以
每一张画其实都是自己的影子——可
能是诉说自己的某个故事，或表达内
心的某种情感，也可能是阐释对当下
文化、对社会发展现状的某个判断。

●黑白之间

羊城晚报：您对灰色和绿色的应
用尤其引人注目。这也出于某种个
人的原因吗？

罗奇：确实和我个人的性格有些
关系。灰色是我早期就研究和应用的
颜色，那时大家对于作品如何在展览
上吸引眼球特别在意，觉得对比鲜明
的色彩可以起到先声夺人的效果。可
是我这个人比较犟，想反其道而行之。

其实灰色本来就在这个世界上真
实存在，介乎黑白之间，不容忽视。我
偏爱灰色，灰色是极尽调和转化了的
颜色。它隐藏了色彩的本来面貌，不
会咄咄逼人。绿色是一个比较难以把
控的颜色，也有着某种地域特点，比如
有些北方画家对于绿色的应用不是很
能上手，但即便南方画家觉得绿色随
处可见，对绿色之间的层次要如何区
别表现，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
一
定
要
把
淮
河
修
好
》
布
上
油
画

标识：笑容与“罗奇灰”

远离尘嚣，反思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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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叶子·熊十力（局部）

学林叶子·王国维（局部）


